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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是各个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近年来也出现

了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加强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趋势。本研究借鉴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

共建研究机构、开展项目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的经验，总结中国目前促进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

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主要做法和面临的问题，并在导向方针、协作机制、创新平台、政策环境等方面

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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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是各个国家科技创新

政策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产学合作有多

种形式，如果把传统上大学与企业间以“技术转

移”为主要目标，一事一议性、临时性和短期性

的合作称作“产学合作 1.0”版，那么许多发达国

家的企业和大学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为主

要目标，依托项目、机构和人才等平台，在战略

和组织层面上建立的深度融合、长期协作的合作

研究关系，可被视作“产学合作 2.0”版，主要形

式是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当前，中国已经有少数

领先科技企业开始探索和布局“产学合作 2.0”，

但大多数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仍然停留在“产学合

作 1.0”阶段，对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与大学合

作的需求不足、基础薄弱；政府在国家科技计划、

科研组织和人才计划等层面也有推进产学融合协

同创新的探索，但对“产学合作 2.0”缺乏针对性

和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许多深层次理论议题尚有

待澄清，若干重要的潜在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制

度规范。本文在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分

析及对中国相关调研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推进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校企协同创新面临的主

要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校企融合协同

　  创新的主要形式及国际经验

从国家创新系统视角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创

新体系都包括企业、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三大创

新主体，各国在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

中，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界限已经成为主要趋势，

创新主体之间正逐步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在创新

的各个阶段建立相互支持关系 [1]。协同创新是将

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新的过

程，从本质上超越了以往各种产学二元创新、产

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创新等创新模式 [1]。校企融

合协同创新指高校与企业通过组织和战略层面的

实质、深度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创新活动。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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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高校和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资源提高创新

效率，不同于传统上政府主导下大学为产业提供

人才或技术服务，或大学教授与企业之间私人层

次上的合作，从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下游环节

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都是校企融合创新

的范围。归纳国内外实践，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

术领域的校企融合协同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种模

式。

1.1　共建合作研究机构

共建合作研究机构指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

高校和企业共建研究机构，协同开展研究创新活

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有此类合作形式。例

如，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NSF） 自 1973 年 开

始，支持组建了大批“产业 - 大学合作研究中心”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IUCRC），通过促进产业界创新主体、世界级学

术团队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密切和持续合作，产生

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研究的影响力 [2]。

合作研究中心一般隶属于大学，企业作为会员加

入并交纳会员费（会员以企业为主，占 80%，其

余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单位等）；经费以企业缴

纳的会员费为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大学提

供资助；一般根据企业需要开展研究活动 [3, 4]，研

究领域集中在前沿的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包括

先进电子技术、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生物技术、

民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境、健康与安全、

信息 / 通信 / 计算科学、传感和信息系统、系统设

计与仿真等 [5]。2001—2018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已支持建立了 76 个合作研究中心，2017 至

2018 年度，共有 1 164 家会员单位 [4]。合作研究

中心中影响较大的有麻省理工学院复合物加工研

究中心、加州大学集成传感器研究中心等 [6]。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支持在大学里组建“工

程 研 究 中 心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ERC），针对产业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把基础

科研与工程系统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培养产业所

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工程研究中心经费最初由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和会员费构成（会员既有

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有大量中小企业，此外还

有地方政府等非企业会员），此后逐步实现自收

自支；几乎覆盖了所有工程学领域，其中前沿电

子通信和生物医学类工程研究中心占了近 40%。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已

达数十家，影响较大的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微电子机器人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

通信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系统研究

中心等 [6]。在最新的量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美国

也通过公私联合融资等方式，支持学术界和产业

界共建研究机构。

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推动在大学设

立“（地区）共同研究中心”，配置专任研究人

员和通用研究设备，除与企业共同开展研究或接

受企业委托研究外，还对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咨询

培训 [7, 8]。还有不少大学或国立科研机构与企业共

同组建了财团法人性质的联合研究机构 , 如东京

大学尖端科技研究中心、电子项目共同研究机构、

新一代电子计算机共同开发机构、国际超导产业

技术研究中心等 [8]。

1.2　科研项目合作 
科研项目合作指校企间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开

展合作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委托研究”，

即企业提供研究经费，委托大学以科研项目的方

式开展研究，企业一般不派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研

究；二是“共同研究”，即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

研究人员以对等的身份，共同确定研究课题和方

案，共同开展研究，经费可能来自企业、双方共

同分担或第三方。

在美国，大学通过合同方式接受企业委托开

展研究活动十分普遍，研究成果专利权一般归大

学所有，但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大学和企业对某

一课题开展专项联合研究（各自派出研究人员、

共同承担经费、共同制订研究计划）也很常见。

此外，美国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也会鼓励支持企业

与大学共同承担研究项目、开展研究，如“小

企 业 创 新 研 究 计 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R）支持信息技术、材料、

能源和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小企业有商业化

潜力的研究项目，项目可以由企业单独执行，也

鼓励小企业与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实施；“小

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STTR）则是强制要求小企业和

大学等非营利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先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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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技 术 计 划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ATP）则是通过项目支持生物技术、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新材料与化学以及制造技术等领域

具有较高风险和外溢性的共性技术开发与商业

化，项目可由单一企业（既有大企业也有中小企

业）单独承担，也可由企业联合或与大学等共同

承担。为鼓励大学、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的

联 合 研 发， 美 国 还 通 过《 拜 - 杜 法 案》《 国 家

合作研究法》等，确立知识产权分配原则，建立

联邦实验室与其他政府、大学及企业间的合作

研 发 协 定（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CRADA），放松对合作创新的反垄

断管制等 [9]。

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委托研究

制度”和“（国家与民间）共同研究制度”。其中，

委托研究制度允许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企业

委托开展研究；共同研究制度允许国立大学和科

研机构接受企业研究人员，与企业协商选择研究

课题，使用双方研究设施共同开展研究。共同研

究的课题一般集中在公用性较强且所需经费较大

的领域（如基础性、先导性领域以及防灾、安全、

医疗等公益领域），所需经费一般由国家和企业

共同承担，取得的科研成果则由国家和企业共有。

此后，日本企业委托大学以及与大学共同开展的

科研项目迅速增加，成为产学合作研究的重要形

式 [10, 11]。

1.3　人才交流合作

人才交流合作指校企之间以研究人员的交流

为纽带，实现科研知识和成果的转移与流动。例如，

美国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旋转

门”机制，研究人员可以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实现

无障碍的人员流动。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学术休假”

制度到企业开展研究也日益成为潮流，如斯坦福

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教授利用学术休

假机制在“谷歌云”担任首席科学家职务长达两

年时间，目前虽已重返斯坦福大学，但仍兼顾在

谷歌的工作，从人才流动的角度强化了学术界与

产业界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联系。

日本在国立大学建立了“受托研究员”制度，

允许企业派遣研究人员到国立大学接受培训和进

行研究，以提高企业人员研究水平 [8]。从 2004 年

开始，日本在充分发挥国立大学、研究机构和民

间企业三者互补性的基础上合作设立协作研究生

院，为校企双方研究人员的有效交流提供了条

件 [12]。

1.4　其他形式

在美、日等国，许多大企业还通过与大学签

署长期合作协议、为大学提供巨额科研资助，建

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的技术

支持。企业向大学捐赠研究讲座或研究部门，或

设立由企业支付薪金的教学研究职位，也都是校

企融合协作的常见形式。

2　当前中国推动校企融合协同创新的主要

　  做法

中国重视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创新，把产学

研合作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从政策角度，依托国家重大专项、国家

实验室等平台进一步鼓励大学与企业形成协同战

略体系已经有所实践。

2.1　依托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引导

和支持企业与大学共同承担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领域的项目。例如，在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协同

组织全国范围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不同类

型的研究主体全力攻关，大力鼓励和支持具有良

好基础的企业协同高校联合开展攻关，实现产学

研深度融合，任务部署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

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2.2　依托科研机构和组织

通过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方式，推动校企融合协

同创新。如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已依托

企业建设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瞄准关键技术国际发展前沿，有效组织应

用基础研究和竞争性前沿共性技术研发，取得了

高铁、大飞机等国家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的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

2.3　加强对校企协作人才的培养与支持

通过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高校和企业开展

基础研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以来，加

大对企业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点领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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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等的支持，对来自企业的人选适当放宽推荐

条件。加强针对企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研

修。在政策上明确允许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兼职兼薪，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或离职创

业，鼓励、激励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

2.4　营造有利环境

完善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实施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全流程知识产权管理，

引导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创造和运用

知识产权。加快推动重点任务，促进成果转化。

制定出台《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

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相关政策，重点支

持培育壮大主体规模、强化政策完善落实、加大

财政金融支持等。

在前述政策推动下，发达国家主要的校企融

合协同创新的形式在中国也有所发展。在共建合

作研究机构方面，中国也有类似机构，如清华大

学与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共建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并于 2020 年签署新一轮战

略合作协议，为开展暗物质粒子探测科学研究提

供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平台 [13]。近年在地方政府

支持下成立的许多新型研发机构中，不少就是由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的。在科研项目合作

方面，企业以项目方式委托大学进行研究或技术

开发，或与大学共同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已

经是常见的合作形式。人才交流方面，也有类似

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如研究机构在企业设立院士

工作站，企业聘请大学或院所研究人员提供研发

支持，以及企业和高校共同培养研究人才等。

3　当前中国校企融合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

　  问题

高校和企业是创新系统中的两个重要主体，

加强这两个主体的深度协同，有利于发挥“1+1>2”

的创新效果。当前中国大学与企业各种形式的合

作已经比较普遍，一些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纷纷建

立校企平台，积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但大多

数校企融合协同创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合作领

域集中在技术咨询、成果转化（如技术 / 专利转让）、

委托开发等研发链条后端，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

术领域等研发链条前端的较少；二是合作方式以

一事一议的临时性、浅层次合作为主，在项目、

组织和战略层面的长期性、深层次融合协同创新

合作较少。具体而言，仍面临以下突出问题和障碍。

3.1　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能力不足

从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角度来看，多数企业在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与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

基础薄弱、动力不足。调研显示，大学普遍认为

产学融合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有明确

的需求和意向，就比较容易把合作推向深入持续

的层次；反之就很难。虽然中国也出现了华为、

阿里等少数在科技发展水平上进入“无人区”（处

于“并跑”或“领跑”阶段）、对基础研究和前

沿技术有强烈需求的领先企业，但大多数企业的

科技发展阶段仍以“跟跑”（技术跟踪）为主，

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需求并不强烈，对与大

学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合作研究也缺乏相

应的人才和资金基础。因此，大多数校企合作仍

处于研发链条的下游，主要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和

工艺研发创新，缺乏长期可持续、不求短期回报

的战略性合作，更谈不上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

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

校企合作从研发链条下游的浅层次合作，到基础

研究和前沿技术的融合协同创新，需要一个长期

逐步演化的过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尚不

具备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开展校企融合协

同创新所需的内在需求、经济实力和研发团队支

撑，这主要是由大多数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

的。可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鼓励具备条件的企

业在基础研究领域逐步推进校企协同创新。

3.2　创新主体内外部管理制度限制

从创新主体内外部管理角度看，国有企业受

制于现有考核指标等硬性要求，对校企协同开展

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热情大打折扣。国有

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作为我国经济和产业技术发

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

面的独立研究以及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方面具有更

好的科研基础和潜力。但调研中有企业反映，现

有的国企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审计监察制度体系，

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支持和激励不足，制约了

其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 [14]。例如，现有针对国

企的考核评价过于注重产值和利润指标，而相对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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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其创新绩效和创新投入指标；监察审计等部

门在监督角度也往往要求国企研发投入在短时期

内取得可见收益，这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的基础

研究投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周期长，成

果产出不确定性大，要推动国企成为这些领域的

研发生力军，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国企的相关管

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3.3　协同创新政策环境不完善

从创新政策环境角度来看，校企融合协同创

新向基础研究领域延展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尚缺

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华为等少数领先企业，

已经从自身需求出发，与北大、清华等高水平高

校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框架，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校

企融合协同创新 [14]。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

发展以及华为这样的领先企业的逐渐增多，产学

研合作也将从原先的注重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逐

步迈入融合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新阶

段。

如前文所述，相关部门虽然在以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科研组织、人才计划等方式促进校企深

度合作方面有所探索，但针对校企融合协同创新

的有效政策支持工具仍然不多。此外，大学和企

业之间的科研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考核评价等管

理制度也相差甚远。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

经费管理制度以及科研组织方式等还不能很好地

适应与企业融合创新的需求。

3.4　协同创新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从创新体系理论研究角度看，产学融合协同

创新的深层次理论问题仍有待研究和规范。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模式的变化，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问题也相应产生变化，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近年来，一些由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组建，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产品生产、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科技企业孵化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提供了

产学深度融合的有益案例，对这些产学融合创新

的新模式以及相应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目前尚缺

乏足够深入的研究。

此外，美、日等发达国家经验显示，产学融

合协同创新并非只有“正功能”，也有可能带来

相应的“负功能”，如：因企业资助导致的“学

术资本主义”对大学“学术自由”传统及研究公

正性、客观性的侵蚀问题；因校企、企企合作研

究带来的潜在垄断问题；国家财政支持校企融合

协同创新的边界问题（在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摩

擦加剧的今天尤其重要），等等。这些问题涉及

相应的深层次法律问题，美、日等国一般都通过

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予以规范。我国目前对这些问

题尚未给予充分重视，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也相

对滞后。

4　启示与建议

为进一步促进大学与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领域的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结合国际经验的

启示，提出如下建议：

（1）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坚持以企业

为主导、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方针。

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创新平台建设和高层

次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增强企业的作用

和参与度。特别是在重大产业共性技术、前沿技

术的联合攻关以及重大、前瞻性、应用性基础研

究方面，要坚持企业的主导地位，围绕技术和产

品的可应用、可产业化、可市场化目标部署和组

织创新力量和资源。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等财政手段，精准鼓励企

业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的产学合作研发投

入。建议研究制订并及时完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

术清单，对该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给予更大力度

的税收减免激励。

（2）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建立校企合作

平台和长效合作机制。

扭转大学和院所在科研人员考核、职称和岗

位评审中的简单量化评价方式，支持、引导高校

和院所调整优化评价激励方式，鼓励科学家在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凝练科学问题之外，从企业和产

业发展中寻找研究方向、研究题目和研究灵感，

把企业技术问题转化成科学问题。

鼓励大学与企业分享研究资源和知识、共建

孵化器、联合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

加大联合培养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力度。在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或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建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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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校企（院企）合作奖励基金，以支持和鼓励那

些在校企融合协同创新方面做得较好的高校、院

所、企业和团队持续开展高水平、长期性的战略

性合作。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以及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的部署中，优先

支持具有良好产学研合作基础的企业和高校，鼓

励联合攻关，提升协同创新效果。

（3）优化协同创新环境，加强政策、部门协

调，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投入

及校企（院企）协同创新。

加强科技部门、国资管理部门、审计部门以

及纪检、巡视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有关政策

口径，给予国有企业开展基础研究较大的宽容空

间和相对较长的考核时间段。对企业效益的考量

应充分考虑无形的科学知识产出效益以及国家和

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和长远影响，克服唯产值和

利润等实体性指标的倾向。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考核评价制度，把科技

创新与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等指标纳入考核

评价体系，把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按照一定比例

折算作为利润的一部分，以激励企业加大研究投

入。

（4）鼓励和支持新型产学融合协同创新载体

和平台发展，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融合协同创新

行为。

积极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通过高端资

源链接、高峰论坛等方式，加强各类创新主体的

交流合作；支持面向企业为主的新型产学研融合

创新载体建设，进一步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大

学科学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等创新载体建设，形成创新全要素集聚、创新链

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形成一批面向市

场和应用、引领和支撑地方产业技术发展和共性

关键技术研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和平台；支持发展较好、科研实力突出的新

型研发机构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技术

联合攻关项目，建设校企联合高层次人才培养基

地。

加强对产学融合协同创新法律问题的研究，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管理和学风作风建设，

保障产学融合协同创新中的“学术自由”，避免

资本介入对研究客观性、公正性的负面影响；防

范产学合作带来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问题，避免引

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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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Hefei Wuhu 
Bengbu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LU Wan-qing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 Hefei　230091)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Hefei Wuhu Bengbu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from 2008 to 
2017 is calculated by using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fei Wuhu Bengbu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has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oordin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sharing. There are short boards in green ec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sharing is not stable. It is suggested that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med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Hefei Wuhu Bengbu;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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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University-
Enterprise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Basic 

Research and Frontier Technology
XUE Shu, HE Guang-xi, ZHANG Wen-xia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T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systems for many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 
strengthe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basic research and frontier technology.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o-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carrying out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talent exchanges, summarizes China’s current main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in promoting university-enterprise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fields 
of basic research and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guiding principles,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novation platforms, policy environment, etc.

Keywords: university-enterprise 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cooperative mechanism

 ◇陆婉清：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